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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是关注民生的“平民教育”，也是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排头兵”。职业教育精准扶

贫可以精确聚焦到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及贫困个人。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贫困个人可以获得经济

性资本收益、符号性资本收益以及缄默性资本收益，进而实现职业教育直接性扶贫、发展性扶贫和补偿

性扶贫。当前职业教育在增加贫困个人的经济性资本、符号性资本以及缄默性资本方面成效显著，但囿

于职业教育在办学与招生体制、人才培养机制和管理协调机制等方面的局限，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在精准

聚焦、拔根除贫和长效保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客观困难。因此，要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供给侧的体制机制

改革，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增加职业教育个人收益，助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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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消除贫穷是党和国家一直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

1984年，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提

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贫穷”

的伟大论断[1]。1986年始，国家正式启动了大规模帮贫

扶贫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13年，习总书记首次

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

新思想[2]，自此，中国扶贫走向精准扶贫的新时代。

2015年，党中央提出了“到2020年贫困人口必须全部脱

贫”的目标[3]。十九大把“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坚

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

的战略目标[4]。“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扶智办教

育”。在精准扶贫的战略选择中，教育扶贫是一个重要

战略，特别是职业教育更是贫困人口“挪穷窝”“拔穷

根”“摘穷帽”的有效方式[5]。在《教育脱贫攻坚“十三

五”规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文件

中，职业教育都是精准扶贫的核心战略之一。然而，我

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6]，尤其

是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7]，整体发展水平滞后[8]。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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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如何担负并实现精准扶贫的使

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又有哪

些问题?基于这样的追问，本研究从职业教育个人收益

的视角出发，分析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实践

成效，并通过问题反思提出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优

化策略。

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过程分析的模型

职业教育是关注民生的“平民教育”，相较于其他

教育，职业教育更具开放性和社会性，能够精确聚焦底

层社会与贫困群体；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实现

“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同时，职业教育与产业

经济联系相当直接、相当密切，能够直接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精准扶贫。因

此，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核心机制一是精准聚焦，精确

选定扶贫对象；二是拔根脱贫，有效帮助扶贫对象走出

贫困。

（一）精准聚焦：从“县域”到“个人”的扶贫对象选择

我国扶贫工作经历了“大规模扶贫”（1986－1993

年）、“攻坚扶贫”（1994－2000年）和“整村推进扶贫”

（2001—2012年）三个阶段，扶贫对象经历了“大片区—

贫困县—贫困村”的变化[9]。2013年起，“精准扶贫”又

把扶贫对象精确到户，至此，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贫困

县、贫困村和贫困户的三级扶贫瞄准机制[10]。职业教育

精准扶贫则可以通过家庭选择与政府调控精确聚焦到

贫困户中贫困个人（主要是贫困家庭的学生和主要劳

动力），建立从“县域”到“个人”的扶贫对象瞄准机制

（如图1）：

图1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对象聚焦

由图1可见，在宏观层面，职业教育通过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助推县域、村域的扶贫，如此也就有效覆

盖到了贫困县、贫困村。在微观层面，通过家庭购买教

育机会的自主选择和政府对培训机会调控而聚焦贫困

家庭和贫困个体。职业教育是相对廉价的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和家长会自主选择职业教育[11]。研究

显示，高职院校毕业生多来自贫困地区、西部地区与民

族地区[12]；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农村

地区，且其父母多为农民、工人[13]。同时，政府举办的职

业技能培训、下岗工人培训等机会也会有意识流向了

贫困家庭及贫困个人。如此，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就聚

焦到贫困户与贫困个人。

（二）拔根脱贫：从“输血”到“造血”的扶贫路径体系

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贫困原因分类

可分为条件型贫困、素质型贫困、机制型贫困[14]，外在表

征为经济条件不好、经济能力匮乏。因此，扶贫最直接

的办法是财政“输血”，通过增加经济援助改善贫困户

或个人的经济条件。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造血”，

通过提升贫困户及其个人的综合素质与社会资本，全

面提升个人经济能力，进而改善贫困个体的经济条

件。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通过技能教育与培训，既能通

过增加个人的经济资本收益实施“输血”扶贫，又能增

加个人的符号资本性收益和缄默收益实现“造血”扶贫

（见图2）。

图2 基于个人收益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路径

如图2所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主要有三：

一是直接性扶贫，贫困个体通过职业教育促进个人经

济收益（Economic Gains）的有效增加，初步实现“输血”

扶贫。二是发展性扶贫，贫困个体通过职业教育获得

符号性资本收益，符号性资本收益主要是代表社会资

本的“符号”带来的好外，如各类证书的“羊皮效应”

（Sheepskin Effects）、学分收益等。三是补偿性扶贫，职

业教育促进个人缄默性持续增值，缄默性是指不能直

接看得见的收益，如机会补偿（Opportunity compensa-

tion）、健康收益（Health Gains）、避免犯罪的收益（Crimi-

nal Involvement）等等。所有的个人收益都相互关联，发

展性扶贫和补偿性扶贫都必须把对应的收益转化为经

济性资本收益才能改善贫困个体的经济能力与经济条

件，进而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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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过程：个人收益的分

析框架

从精准聚焦到拔根除贫，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

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基于个人收益的分析框架，可以

建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从贫困个人选定到帮助个人脱

贫的过程模型（如图3）。首先，基于家庭教育机会购买

的自主选择和政府对职业教育培训的宏观调控，贫困

个体成为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并开始接受职

业技术教育或技能培训。其次，贫困个体接受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提升个人的技术能力与综合素质，通过

个人经济性资本收益的增加，完成直接性扶贫；通过符

号性资本性收益的增加，实现发展性扶贫；通过缄默性

资本收益的增加，实现补偿性扶贫。最后，基于个人脱

贫，实现“培养一人，脱贫一户”，进而脱贫一村，最后实

现县域脱贫。

图3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过程分析模型

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效果：三种路径的合力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贫困治理

改革。同时，各地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尝试，通过直接

性扶贫、发展性扶贫和补偿性扶贫三种路径合力共同

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

（一）直接性扶贫：职业教育推动个人经济性资本

收益稳定增长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直接性扶贫就是通过职业教

育或培训，增加贫困个人的经济收入，尤其是工资收

益。在美国，社区学院对个人经济性资本收益增加作

用相当显著。Ishikawa＆Ryan研究发现，读完美国社区

学院可以带来比较可观的正收益，男性和女性平均收

益率估计值分别为13%和22%[16]。在中国，职业教育推

动个人经济性资本收益的增加表征为三个层面：一是

相对于高中毕业生，职校生的绝对经济收入优势明

显。研究显示，高职毕业生每年收益的年增长率为

11%，小幅度高出了普通高中毕业就业者的收益水平
[16]；中职方面，2015年上海中职毕业生月薪5000元以上

达到 21.95%[17]，也超出了同期高中毕业生的收入水

平。二是同比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职校毕业生的收

入依旧具备竞争力。《2014年度麦可思—大学生就业年

度指标》数据显示，铁道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等专业的高职生月薪达到了4000元左右[18]。同时，部

分高职毕业生的薪水甚至超过了本科生平均水平。如

《湖北省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湖北省部分

专业或能力突出的职业院校毕业生起薪超本科生，月

薪5000-6000元；“不少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奖者已成

为企业技术骨干，年薪20万元以上[19]。”三是职校毕业

生经济收入的增长潜力巨大。《2016年中国高等职业教

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职学生毕业三年后平均月收

入增长到5020元[20]。

（二）发展性扶贫：职业教育帮助个人符号性资本

收益不断增长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还能够给贫困个人带来符号

性资本收益。Marcotte Bailey等人研究发现，学位证、职

业资格证对职业教育学生的“羊皮效应”是显而易见

的，这种贡献率的区间大概在7%-24%之间[21]。尽管中

国职校毕业生，只有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但这对于职

校生进入职场和自主创业有着巨大的贡献。一方面，

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很好地充当了职场“敲门砖”，获

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升迁机会。调查数据显示，中

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持续提高，一次性就业率连续9

年保持在95%以上，半年后就业率达到98%以上[23]。农

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培训也增加了就业机会。2017年，

青海省对1.5万名贫困劳动力开展汽车驾驶、民族歌

舞、服装加工、旅游导游等30多个专业的短期技能培

训，累计培训9230人次，培训学员转移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稳定就业率保持在80%以上[24]。另一方面，

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成为了职校毕业生创业资格的

“通行证”。数据证明，中国高职毕业生创业比例达到

3.3%，机会型创业约占85%，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一个亮点[24]。贫困个人通过职业教育获得了毕业证

书、职业资格证书等符号性资本，保障了就业，促进了

创业，走出了“因无业而致贫”的困境。

（三）补偿性扶贫：职业教育促进个人缄默性资本

收益持续增值

除了经济效益和“羊皮效应”收益之外，入读职业

院校还能够无形中增加学生的其他资本，促进个人缄

默性资本收益持续增值。首先是受教育机会的补偿，

读职校可以弥补个人受教育的机会。山东省本着“应

收尽收”原则为“两后生”提供再次受教育机会，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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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未升入普通高中的农村初中毕业生接受中等职业

教育比例达到80%以上；同年，13985名中职贫困生参

加高考并升学进入高一级学校深造[26]。其次，相较于社

会化的生活方式，职业院校的校园生活可以在无形中

增进个人的身体健康[26]，减少“因病致贫”的概率。Cut-

lerLleras-Muney分析发现，学生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

年，减少吸烟的概率增加3个百分点，降低肥胖的概率增

加1.4个百分点，减少饮酒的概率增加1.8个百分点[27]。

三是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个人思想政治素养，帮助贫困

个体树立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悄无声息地实施“扶贫

先扶志”的策略。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创办的初衷，就是

黄炎培先生所言“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这是中

国百姓千百年来追求安居乐业和幸福生活的愿望在职

业教育办学思想中的真实再现。通过就业、创业和职

业规划的教育，唤醒贫困个体摆脱贫困的决心、斗志与

信心。同时，中国职校也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

方针，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思想与心理素质，潜移默化地降低了“因懒致

贫”的概率。

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问题反思：供给侧的困境

尽管职业教育的“平民教育”属性和经济功能催生

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伟大成就，但当前职业教育的

发展水平并不能满足精准扶贫的需要。贫困地区“经

济穷，教育更穷”，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之间的供需矛

盾突出。具体表征为三种供需矛盾：一是精准聚焦的

需求与职业教育办学与招生体制之间的矛盾；二是拔

根除贫的需要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机制的矛盾；

三是扶贫成效长效保障的需要与职业教育管理与协同

机制的矛盾。

（一）职业教育办学与招生体制的问题：精准聚焦

的困难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在于精准聚焦扶贫

对象，但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瞄准上

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一是职业教育办学体系还有待

完善，尤其是职业教育院校、培训机构数量不足以满足

大众化职业技能学习与培训的需求。统计发现，2016

年，全国中职院校比上年减少309所，但是全国高职高

专仅增加18所；同年，全国职业技术培训机构9.34万

所，比上年减少0.56万所。所以，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

的减少，加上原本行业、企业供给的培训机会有限，职

业教育为精准扶贫的总体机会供给不够，难以实现“广

度聚焦”。二是职业教育整体吸引力偏弱，现有的招生

制度之下，缺乏足够的生源，没有办法实现贫困个体的

“深度聚焦”。统计发现，2016 年全国初中毕业生

1454.24万人，但中职招生只有593.34万人，比2015年

减少了7.91万人，减幅达1.3%。而且2016年中职生占

高中阶段教育学生的比例仅为42.49%，低于50%占比

的国家要求；同时，除去中职、高中的招生人数，尚有

54.49万初中毕业生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而这一部分学

生往往是家庭贫困的学生，但却没有纳入到精准扶贫

的教育对象之中。在社会培训方面，2016年高职高专

资格证书培训结业 242.65 万人，岗位证书培训结业

276.87万人；培训机构的资格证书培训结业571.19万

人，岗位证书培训结业1054.43万人。所以，有限的职

业教育与培训供给限制了对贫困对象的聚焦。三是在

现有学生中，对贫困学生的识别不够精确，导致贫困资

助泛化、均等化。西部某省在“雨露计划”推行的过程

中，由于不能精准识别贫困个体，最后只得将当地职业

学校的全部新生纳入扶贫对象[28]。不仅如此，由于对扶

贫对象识别存在偏差，还存在着真正贫困个体被“边缘

化”的情况。

（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机制的问题：拔根除

贫的困难

人才培养过程是贫困学生个人增值赋能的关键

环节，但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却存在着一

定的问题，影响了职业教育个人收益的增加。一是职

业教育基础能力偏弱，尤其是教学和实训设备、师资队

伍条件等学生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较差的职业

教育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限制了学生的就业与发

展，影响了贫困学生的脱贫致富。以中职学校为例，

2016年全国中职生均校舍面积28.83M2，生均图书20.25

册，生均计算机0.19台，生均固定资产1.77万元，生师

比14.68:1，同比均低于同期普通高中的水平。与中职

相比，高职的办学条件略微好转，但是生师比却高达

17.73:1，“双师型”教师更是稀缺。因此，职业院校的办

学条件与基础能力限制了职业教育增加个人收益的能

力。二是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区域需求脱

节，没有精准面向区域需求与贫困需求。有研究发现，

湖南省武陵山区37个县（市区）职业院校专业布点最多

的是计算机、电子等技术专业，而现代农业作为连片特

困区的支柱型特色产业，仅有4个相关专业[29]。专业结

构的非精准对接不利于职业教育个人收益的增长和面

向区域的扶贫。三是职业院校课程与教学质量偏低，

影响了职校生个人收益增长和精准脱贫。《全国中等职

业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发现，中职学生总体满意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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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66.5分，教育质量指数为68.6分，但是单位雇主对

中等职业教育质量“不太满意”，总体满意指数仅为

53.4分。高职方面，专业满意度平均水平为4.5分，教学

满意度平均水平为4.3分。可见，中高职的课程与教学

质量还有待提升。四是中国职业教育资格证的认证更

是五花八门，职业教育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偏低，很多职

业资格证并不能发挥职场“敲门砖”的作用。加之受

“学历主义”思想的影响，中高职学生在就业、创业等方

面依然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这就降低了职业教育

个人的符号性资本收益。

（三）职业教育管理机制与协调机制的问题：长效

保障的困难

扶贫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简单改革，需要长期的、

持续的改革与跟进，也必须要有配套的管理与协调机

制作保障。然而，我国职业教育管理机制与协调机制

一直存在着“多头领导”与“条块分割”的问题。一是职

业教育领导与管理机制不够协同，影响了职业教育精

准扶贫的协同治理。我国职业教育主要归教育行政部

门管理，其中，普通中专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学校

由教育部门管理，技工学校则由劳动部门管理。但是，

职业教育扶贫资金通常又归地方扶贫办公室管理，所

以职业教育管理机制与精准扶贫管理机制呈分立状

态，进而很多政策不能有效协同。二是政府、职校、培

训机构、企业、行业之间的协同问题突出。政府在精准

扶贫的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过多干预或者不

干预往往会形成“政府悖论”。而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

之间，存在利益竞争而不愿自主协同，行业企业因为成

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往往并不强

烈。因此，各大主体之间因为“私”的博弈，而呈现出

“各自为政”的格局。三是城乡职业教育、区域职业教

育之间缺少精准扶贫的协同与合作。由于缺乏必要的

激励机制和制度规范，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往往都是“各

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缺乏必要

的联动互动，城乡职业教育、区域职业教育的不均衡状

态限制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功效的最大化。四是职业

教育精准扶贫的项目实施缺乏科学规划、系统管理。

目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管理混乱，民政、农业、林

业、水利、工业等各个部门都有培训项目，而在培训项

目的承担上，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各类社会培训机构

都可以承担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混乱无序职业教育培

训体系只能让精准扶贫泛化、重复，并不能形成有效的

合力，而且还极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

五、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机制创新：优化提升的策略

职业教育是关注“穷人经济学”的民生教育，有着

强大的经济功能和技术补偿优势，所以，职业教育应该

在精准扶贫方面起到“教育排头兵”的作用。然而，由

于职业教育办学与招生体制、人才培养机制和管理协

调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总是呈现出

“雷声大、雨点小”之势。因而，要做好中国职业教育供

给侧改革，充分释放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民生效应，带

领广大困难人民脱贫致富。具体来说：

（一）变革职业教育办学与招生体制，精准聚焦扶

贫对象

变革职业教育办学与招生体制是实现职业教育精

准扶贫精准聚焦的关键，通过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实

现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聚焦。具体来说，首先，要逐步构

筑“平民化”“个性化”和“全人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实现“面向人人”的广度聚焦。其次，调整职业教育

结构，尤其是基于“精准扶贫”战略布局构建定向农村

职业教育分类发展体系。可将一部分生源较差的中职

转型为技能培训机构，专门负责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同时，适当扩大高职规模。

再次，要变革招生体制，尤其要提高非学历职业教育扶

贫效果。扩大职业教育招生，增加职业教育个人收益

的受众群体，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探索面向农民工、

残疾人等缺乏选择机会与培训机会的群体，在为其提

供职业培训机会的同时创造个人收益。复次，在中职

实施免费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奖、助、贷、勤、补、

免”的资助体系，减轻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负

担。对技工培训等逐步实施免费培训制度，同时不断

变革高职学费制度，可以尝试按“能力原则”缴费上学，

构建分级分层的学费价格体系。最后，适度扩大高等

职业院校面向贫困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单独招生入

学比例。从政策层面为贫困地区中高职毕业生顺利就

业开辟绿色通道，真正帮助贫困家庭“输出一人、脱贫

一户”。

（二）优化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全力助推拔

根除贫

人才培养的过程机制是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赋能的

关键，也是贫困个体提高个人收益的关键之所在。因

此，必须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职业

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助推贫困学生拔根除贫。具体

而言，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导向，革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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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关注职业教育个人收益的提升。二是在专业设

置上，大力发展高新产业，设置新型专业，特别加强当

地劳动力市场与职业学院之间的联系。同时，要重点

建设一批特色鲜明、面向区域、服务三农的专业，精准

对接区域扶贫。三是在课程设置上，不断改革课程结

构，应着力构建层次衔接完整、知识技能分布协调的课

程结构体系，通过工作过程系统化、实践导向课程体系

建设，为职业教育个人收益的提高奠定基础。四是要

变革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发挥“现代学徒制”的积极作

用；开创“服务型”职业教育学习方式，变革3年制学制，

改为更短或更具弹性的学制，从而提高学习产出的效

率，保障个人收益。五是逐步完善学分制度，实现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相互转移的升学“立交桥”，打破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隔阂，开拓“专升本”之外

的职业教育升学路径。六是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

教育学位体系，增加学位证“羊皮效应”的收益点，通过

学位证创造更大的个人收益。改变“证出多门”但含金

量低的现状，构建中国职业教育资格证的框架体系。

（三）完善职业教育管理与协同机制，充分保障扶

贫效果

管理协调机制是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保障，

因此，除了精准聚焦扶贫对象和全力助推拔根除贫之

外，还必须要变革职业教育的管理机制与协调机制，通

过多方面体制机制的完善，整合多种资源，一方面确保

职业教育自身优质均衡发展，另一方面系统保障职业

教育精准扶贫，尤其是把增加个人收益落到实处。具

体而言，一是变职业教育管理行政逻辑为治理逻辑、变

“机会-供给”模式为“需求-供给”模式、变注重规模发

展为注重质量提升、以自发秩序消解自主秩序，推进现

代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二是强化政府责任，以县为主、

整体推进、全员覆盖，统筹教育、人社、扶贫、农牧等部

门的培训资金和项目，形成有效衔接、资源共享的贫困

地区技术技能人才培训机制，精准推送技能教育与培

训服务，确保贫困家庭至少一人掌握一门致富技能。

三是通过“城乡联动”“区域联动”等方式，推进城乡和

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30]，完善区域内职业院校跨区域

帮扶合作机制，尤其要发挥县级职教中心资源优势，以

县为单位建立“精准扶贫实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

基地”，以校为单位建立“精准扶贫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中心”，承接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培训和劳务

品牌培训等项目。四是积极调动行业、企业的协同参

与，多方联动出资出力，建设“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扶贫

基地”，基于“订单式培养”“定向式培养”等方式方法，

帮助贫困家庭和贫困个人“学好技术、找到工作”，尽早

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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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oncerned about the livelihood of the“civilian education”, so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be precisely focused on the precise poverty counties,

poor villages, poor households as well as poor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r training, poor individuals

can obtain economic capital gains, symbolic capital gains and tacit capital gains, so as to realize the directly poverty

reduction, develop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mpens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 At present,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capital, symbolic capital and tacit

capital for poor individuals, but limited by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enrollment system, personnel training

mechanism,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r other aspects of restrictions. Because of the limits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recise poverty, such as precise focusing the poor people,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and uproot long-term security.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n the supply sid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uild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crease personal incom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oost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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